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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的《黑字二十八》在文学与戏剧的研究

中一直处于被忽略的地位，研究者将其视为宣

传全民抗战的粗糙之作。事实上，该剧自1938年

10月29日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以来，每场都座

无虚席，盛况空前。观众与研究者对待剧作截然

不同的态度一方面说明剧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当时全民抗战的真实社会氛围，直面最尖锐的社

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剧本在某些方面存在纰

漏，曹禺在文艺为抗战服务观念的影响下，对自

身的创作定位进行了调整。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细

读剧本，结合曹禺在抗战初期对话剧功能的看

法，重新审视《黑字二十八》在抗战宣传工作上

遗留的弱点以及尝试性的突破，可以进一步揭示

出曹禺创作审美的转向。

一、转向——出于文艺抗敌的需要

从剧本的创作过程看，《黑字二十八》确实

有很多不足之处：第一，该剧是为纪念全国第一

届戏剧节创作的脚本，写作时间非常仓促；第

二，曹禺与宋之的两位作家“分幕合写”，执笔

者深浅不一导致人物性格无法前后吻合，进一步

增加了剧本感情过渡与情节衔接的难度；第三，

留渝戏剧界有白杨、赵丹、张瑞芳等多位知名演

员，这样一份堪称奢侈的演员名单有利于剧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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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字二十八》是曹禺与宋之的合作写于抗战初期，意在鼓舞全民参加抗战的政治宣传之作。

通过对比两位作家不同剧幕、分析回环往复的文本架构，以及杨兴福和韦明两位主要角色，

发现《黑字二十八》是曹禺从内向自我逐步转到外向战争现实的一次创作尝试。他将第三

幕集中在“反间谍反汉奸”而非“全民总动员”的政治命题，在完成抗战宣传任务的同时

坚守了正视人性的写作原则，尽力平衡剧本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对抗战宣传剧的创作有所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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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的相互成就，也从剧本创作之初就埋下了

“演员大于剧本”的隐忧，在角色设定和结构安

排上给予创作者巨大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剧作在公演时收获了观

众的热烈响应，七场演出场场爆满，但研究者却并

不买账。新中国成立前对《黑字二十八》的研究大

多将现实主义作为标准，从戏剧内容上加以点评，

认为该剧的社会效用大于文学价值，《新华日报》

《时事新报》《中央日报》等报刊指出剧作存在群

众与领导者关系不明确、众多人物使情节稍显混

乱、没有将“黑字二十八”这个谜团解释清楚等问

题［1］；建国后该剧作的研究热度甚至不如从前，

主要方向有三：第一，将剧作纳入重庆抗战话剧研

究体系，从地方性角度加以考量；第二，借韦明这

一角色考察曹禺创作过程中女性审美的转变；第

三，以文本为基点看待曹禺抗战时期的戏剧理论与

编剧方法。研究者大多将《黑字二十八》视为曹禺

一次不算成功的尝试一笔带过。

从作家的创作观念看，“七七事变”后曹禺

在各地多日辗转，目睹日寇给祖国山河与中国人

民带来的沉重灾难，这激起了他反帝爱国的热

情。在民族感情的驱使下，曹禺参加了大量文艺

抗战工作，如导演独幕剧《毁家纾难》《炸药》

《反正》，以及街头剧《疯了的母亲》《觉悟》

等。在与《黑字二十八》同时期写作的剧论《编

剧术》中他提到：“现在整个民族为了抗战，流

血牺牲，文艺作品更要有时代意义，反映时代，

增加抗战的力量，在这样伟大前提之下，写戏之

前，我们应决定剧本在抗战期中的意义。具体

地讲，它的主题跟抗战有什么关联。”［2］由此

可见，抗战初期的曹禺开始改变以往更多关注内

向自我与人类命运的创作姿态，将话剧创作视为

支持抗战的一种武器，只有主题先行才能起到积

极的宣传作用。这种主动关注、积极参与抗战现

实人生的创作姿态与20世纪30年代革命化的时代

氛围和激进化的群众审美愈发契合［3］，《黑字

二十八》就是这种观念下曹禺以“侦探剧”形式

进行的一次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该剧不是原创剧本，曹禺和

宋之的在接到剧本的创作任务时，已经有陈荒煤、

罗烽、舒群等人在武汉集体创作的四幕剧《总动

员》为底本。改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抗战进

入第二阶段的现实语境，然而改编的结局是新作无

法与原作的精神相统一：第一，原作的主题是“肃

清汉奸，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动员全民服役抗 

战”［4］，改编后的新作中，由宋之的编写的第一、

二、四幕确实涉及动员全民抗战，如商人夏晓仓募

捐十万元、卖烟小男孩免费给伤兵抽烟、学生夏迈

进到敌人后方开展工作等，但这些情节如同走马灯

一般匆匆而过，只是创作的“边角料”，机械列举

社会人士参与抗战的行为，不等于对主题的成功响

应；第二，全剧的高潮——由曹禺编写的第三幕，

借杨兴福、韦明等重要角色来展示革命团体与敌伪

的斗争，搁置了“全民总动员”这一主题，也没有

彰显救亡者在敌人后方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曹禺树立了除掉汉奸间谍的英雄形象，但英雄既非

从群众中来，也没有汲取群众的力量。也正是因为

如此，1940年3月重庆中正书局在出版该剧时，曹禺

将剧名由《全民总动员》更名为《黑字二十八》。

二、集中——拒绝单线推进的事件架构

在《黑字二十八》第三幕中，曹禺以回环往

复的手法构建情节，借“剧中剧”的特殊场景中

［1］新予：《〈全民总动员〉的一般批判》，《戏剧

新闻》1939年1月10日。

［2］田本相、刘一君编：《曹禺全集（第5卷）》，花

山文艺出版社，1996，第144页。

［3］钱理群：《曹禺戏剧生命的创造与流程》，载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2卷）》，东方出版中心，

1997，第404页。

［4］田本相、刘一君编：《曹禺全集（第2卷）》，花

山文艺出版社，1996，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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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人物的连锁行为，集中刻画了全剧的高潮。

由表1不难看出，第一、二、四幕基本以单

线程进行叙述，一个情节结束，人物上场展开下

一个情节。这种创作方式使观众对故事的展开清

楚明了，但稳妥的叙述也让戏剧少了几分跌宕起

伏的趣味。与宋之的架构故事的方式不同，曹禺

通过设置“日本间谍和汉奸计划利用炸弹杀害孙

将军”的话题，将第三幕推上叙述的高潮。在这

一幕中，刘瞪眼与邓疯子有关“真假炸弹”的交

谈最为关键，此时观众最关注的是这两个人能否

意识到剧场的炸弹道具中潜藏着一颗真正的炸

弹。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表示：“在侦探

小说中，需要阐释的成分比比皆是，而正是这一

特点，使侦探小说故事具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

尽管它的情节、人物、描述等结构松散，却丝

毫不会破坏文本的统一。”［1］总结剧本内容可

得，这一幕共出现了三个主要情节单元，其中敌

伪的目标孙将军的行动轨迹先后被提及8次，被

敌伪利用的剧场鼓声与真假炸弹出现10次，沈树

仁、杨兴福与黑字二十八私下里联系的场景前后

共出现9次。相较于宋之的的创作，曹禺的第三

幕戏剧节奏明显加快，在“××剧场后台”这样

一个高度集中的封闭型时空内进行高度集中的危

机冲突，几乎每一次有角色上场，上述三个从不

同侧面展开的情节都会持续铺展开来，直至最后

汇聚到杨兴福揭露敌人计划这一最高点。

［1］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252页。

表 1  根据人物进场顺序对《黑字二十八》的情节进行概括

序
号

人物
事件

1 2 3
第一幕（宋之的编写）

1
夏玛莉、杨兴福、邓疯子

入场
杨兴福求夏玛莉介绍工作 - -

2 江云峰入场 介绍敌人后方的革命团体 - -

3
夏晓仓、沈树仁、夏迈进

入场
沈树仁劝说夏晓仓与日本做

金条生意
沈树仁借募寒衣进入团体 -

4 耿杰入场 夏迈进决定前往敌人后方 - -
5 杨兴福、邓疯子入场 沈树仁拉拢杨兴福当汉奸 -

第二幕（宋之的编写）
1 刘瞪眼 + 杨兴福 + 邓疯子 暗示杨兴福投敌 - -
2 沈树仁入场 沈树仁被黑字二十八威胁 - -
3 韦明、邓疯子入场 沈树仁在戏剧中扮演汉奸 - -
4 耿杰入场 与韦明交谈 - -
5 张丽蓉入场 黑字二十八给沈树仁送威胁信 - -
6 夏玛莉入场 找到杨兴福的女儿瑞姑 - -

7 邓疯子、范乃正入场
谈及要交给上面的文件，认

为革命队伍混入内奸
- -

8 杨兴福、瑞姑入场 范乃正怀疑瑞姑
耿杰与范乃正争吵后不知

去向
-

第三幕（曹禺编写）

1
刘瞪眼 + 陈虹 + 丁明 +

时昌洪
排演“打鼓”戏份 - -

2 夏玛莉入场 演戏前台灭灯事件 第一次提出孙将军要来剧场
3 江云峰、韦明入场 前台有人持枪闯入 文件被偷 再提孙将军来剧场

4 沈树仁入场
沈树仁探听孙将军消息，韦

明提醒江云峰革命纪律
夏玛莉提出汉奸要来剧场

扔炸弹
刘瞪眼扔摔炮假扮枪炮

5 导演入场 沈树仁承担打鼓任务
刘瞪眼向展示摔炮做的

“黑球”（手榴弹）
韦明再问前台灭灯真相，
江云峰看到黑字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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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人物
事件

1 2 3
6 瑞姑入场 多次询问孙将军是否到场 - -
7 范乃正入场 与韦明讨论孙将军的安全问题 韦明怀疑沈树仁是汉奸
8 杨兴福、沈树仁入场 杨兴福偷文件、搬运炸弹 - -

9
邓疯子、韦明、刘瞪眼 

入场
再次提出用摔炮假扮炸弹 计划抓捕黑字二十八 孙将军上台演讲

10 黑字二十八上场 计划利用炸弹杀害孙将军 - -

11 刘瞪眼上场
与沈树仁确认剧场敲鼓扔炸

弹流程
杨兴福给刘瞪眼的摔炮换

了真炸弹
邓疯子发现日本间谍

12 瑞姑上 瑞姑提出想见孙将军 - -

13 孙将军上
参观化妆室、记者拍照、为

夏玛莉签名
沈树仁提前敲鼓，邓疯子

与刘瞪眼为假炸弹争执
瑞姑与孙将军交谈，杨

兴福破坏炸弹计划
第四幕（宋之的编写）

1 警察 + 伤兵 + 小男孩 买烟送烟 - -

2
韦明、瑞姑、难民型军人

入场
欢送瑞姑与军人们上前线 - -

3 邓疯子，张丽蓉入场
邓疯子说服张丽蓉骗出沈树

仁与黑字二十八的计划
- -

4 黑字二十八、沈树仁入场 二人计划枪击主席台上的领袖

5 群众入场 审判汉奸
邓疯子等人活捉黑字

二十八
-

6 夏玛莉、夏晓仓入场 夏玛莉给邓疯子献花篮 夏晓仓捐款十万元 耿杰平安回来

沌哲思和原始生命力，集中于营造一种鲜活热烈、

紧张严肃的抗敌氛围，承担起宣传启蒙、教育民众

的重任；另一方面，他坚持了自身的知识分子审美

和对抗战局势的独立思考，关注灰色地带小人物的

生活哲学和革命主题中的女性自我表达，使文本突

破单一的抗战宣传，传递出更丰富的意涵。

三、突破——拒绝固化人性论

抗战开始前曹禺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教

务主任，1938年夏天在校方举办的“战时戏剧

讲座”上做讲演，提到了剧本人物“典型”和

“个性”的问题。细读剧本可以发现，《黑字

二十八》的角色在曹禺执笔的第三幕更突出个

性，在剧本剩余篇幅中更强调典型。曹禺在痛斥

反面角色卑劣行径的同时不抹去他们内心的挣

扎，在赞颂救亡者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斗争觉悟

这种回环往复的剧作结构非常符合曹禺“舞台

的幻觉”［1］的经济原则。他认为“舞台的幻觉”

是编剧用来感动观众的艺术心理基础，其关键点在

于利用有限的“时间”“地点”及“人物上下场”

等重点制造矛盾、营造氛围、架构剧情，即能够有

效吸引观众进入演出的一种经济原则。看剧的观众

都明白只要孙将军迅速离开剧场就可以保障生命安

全，但是剧作中沈树仁打响第一遍鼓时孙将军在化

妆室让记者拍照；沈树仁打响第二遍鼓时邓疯子和

刘瞪眼在为一枚假炸弹争执不休，孙将军不得已坐

下为夏玛莉签名。接踵而来的琐事不断加重观众的

焦虑情绪，剧作在结构上一系列充足的准备逐渐将

情节引入紧要关口，暗示性场景的接连出现抓住了

观众的注意力和兴趣，这才让观者能在两三个小时

之内聚精会神，自始至终急迫地注视剧作情节纠葛

的展开和人物命运的变化。

为了让剧作与舞台成为政治思想动员的阵地，

曹禺一方面舍弃了以往创作中氤氲在文本周围的混

续表

［1］田本相、刘一君编：《曹禺全集（第5卷）》，花

山文艺出版社，1996，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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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避讳爱情与理想的冲突，这两点分别体现

在杨兴福和韦明的形象塑造上。

杨兴福被沈树仁以“聘任书记”为理由拉

拢投敌，却在第三幕参与众人与孙将军的对话

后，自己站出来揭露日本人的炸弹计划。有论

者认为杨兴福的心理变化过于突然，情节走向有

些生硬。实际上曹禺自始至终没有把他刻画成

一个十足的恶人，而是一个“半黑半白的小汉

奸”［1］。杨兴福始终在接受良心的拷问，“我

姓杨的这一辈子没关系，我不能玷辱我的祖宗，

连累我的儿子呀！”［2］他舍弃了国家民族的大

我，却无法舍弃作为一名父亲和丈夫的小我。在

剧场时他对孙将军的妻女被日寇杀害的痛苦感同

身受，亲情激起了内心留存的民族自尊心，促使

他中断敌人的计划。这种内心冲突导致的选择并

不突然，相反让杨兴福的形象进一步丰满起来，

让观众意识到汉奸不是生下来就无恶不作，他们

也是和自己一样平凡脆弱的普通人，仅仅因为一

念之差就丧失民族大义，万劫不复。这类人物的

刻画让大众在唏嘘之余更在意自身的行为，避免

自己成为像杨兴福一样被诱惑的人，让剧作真正

起到宣传功效。曹禺正视人性，用人物心理的矛

盾纠结构建一个身份逐渐变化的过程，拒绝一顶

帽子扣到死，单纯以扁平化人物宣传抗战，这比

起第四幕瑞姑上战场但父亲作为汉奸被捕的匆促

情节，以及沈树仁自杀后邓疯子安慰他妻子“他

死得好。沈大嫂，醒醒吧，沈树仁是不值得哀惜

的！他虽然死了，国家会永远记着你的！”［3］

这样毫无感情的政治口号，具有更深入人心的宣

传作用。

韦明是剧中最为重要的革命女性形象。第三

幕中，江云峰、夏玛莉、范乃正等角色陆续登

场，相较于他们的流动式出场，韦明处于一种

稳定的状态，这些人物如同镜子一样从各个侧

面衬托出韦明的形象内涵：面对团体外部人士，

她时刻保持警觉，对频繁提及孙将军行程的瑞

姑进行有理有据的怀疑；面对自己的同志，她

谨慎细心，提醒江云峰遵守组织纪律，不要随

意向他人泄露团体情报；受到同志的质疑时，

她不被愤怒冲昏头脑，甚至在范乃正讽刺她“神

经过敏”“感情用事”“难道韦明小姐脑子一

转，世界就要变动一次吗”［4］的时候，掷地有

声地说出：“所以现在我给你看看，我可以管制

我自己，一个女人并不一定是你所说的一个感

情的脓包。”［5］韦明在第二幕出场时，舞台提

示这样介绍道：“韦明是一个热情的女性，她在

热情里也些微还有点理智。这种理智，是由于

多年的政治生活教养出来的，常常要被热情所

淹没。”［6］通过这段褒贬参半的评价很容易看

出，宋之的将韦明定义为一个有着多年工作经

验、洋溢热情而又常常缺乏理智的女性抗敌工作

者形象。然而在曹禺的第三幕中，韦明摆脱了女

性参与政治时不顾大局、感情压倒一切的刻板印

象，她以极其鲜活的姿态占据整个抗敌团体的中

心地位。韦明不是一个为了抗战压抑人性的“铁

血战士”，也不是一个执着于某党某团体迂腐规

则的抗日者，她所护卫的是全体中国人的“国

家”［7］，她洋溢着充沛的个人感情，会为了爱

情患得患失，在工作中偶尔急躁，但是也具有不

［1］田本相、刘一君编：《曹禺全集（第5卷）》，花

山文艺出版社，1996，第148页。

［2］田本相、刘一君编：《曹禺全集（第2卷）》，花

山文艺出版社，1996，第32页。

［3］田本相、刘一君编：《曹禺全集（第2卷）》，花

山文艺出版社，1996，第139页。

［4］田本相、刘一君编：《曹禺全集（第2卷）》，花

山文艺出版社，1996，第72-74页。

［5］田本相、刘一君编：《曹禺全集（第2卷）》，花

山文艺出版社，1996，第75页。

［6］田本相、刘一君编：《曹禺全集（第2卷）》，花

山文艺出版社，1996，第34页。

［7］李扬：《徘徊于幽暗与澄明之境》，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2013，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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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人质疑的革命尊严与极其出色的工作能力。

剧中有这样的话：“不管吃谁的饭，我这个

人是属于国家的……我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

并不是你的私产。”［1］不同于封建时期忠君忠

父的伦理理性，也异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个人

独立与自由的革命价值观，此时，国家至上、个

人要牺牲自己以求得国家的终极进步，成了知识

分子与革命者新的“原任感”［2］。韦明正是这

样一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的抗日工

作者，并且在革命中坚定地维护了自己的女性身

份。在《黑字二十八》之后，曹禺创作于1939年

的《蜕变》中女性革命者的形象已经发生转变，

丁大夫只有姓没有名，对待病人如同对待亲人，

将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作为一位心胸宽广、信

念坚定的战士，似乎缺少了一点作为“人”的感

情流露，女性鲜明的个人质素已经完全被深沉的

家国主义情怀笼罩。

在剧场观看演出时，群众会被迅速感染，受

到现场气氛的烘托，很容易产生过度的情绪化以

起到宣传效应，但这种情感的强烈张扬很容易压

抑理性客观的思维，忽视复杂文本内部存在的意

义裂隙。这些裂隙表达出一种矛盾错综的潜在涵

义，使宣扬全民抗战的宏大政治话语的连续性、

完整性遭到质疑。举例来说：第一，汉奸沈树仁

通过募寒衣运动立马成为同志中的一员，革命团

体反受动员之害，被日伪势力渗透。政策宣传的

全民总动员重在“全员”，不同阶级、不同地

位、不同职业的人只要能为抗战出力，就属于可

以团结的力量，实则偏重鼓舞民众在物质上支持

抗战，精神上的动员与教育不被重视，“全民总

动员”在抗战现实中应该以何种姿态存在，成为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二，邓疯子在沈树仁家

中来去自如偷走信件，耿杰独自一人北上以确保

敌后同志平安度过封锁线，剧作中的救亡团体拥

有不少能人异士，富有“江湖草莽”气息，但同

时也呈现出一个公私界限不明、缺乏严格纪律的

混乱形象。重要文件随随便便被汉奸偷走，决定

去敌后的先进青年不经系统训练便匆忙出发，团

队同志向外人透露机密被汉奸利用……关键的时

刻要不是汉奸杨兴福被孙将军的人格感动，告知

大家刘瞪眼手中的炸弹是真炸弹，敌伪谋杀孙将

军的计划就很有可能成功。这样的团体在抗战中

是否值得信赖，它是否有足够的能力领导群众，

仍旧存疑。当然，曹禺对革命团体和群众的刻画

与他的实际经验有很大的关联，《黑字二十八》

既表示着曹禺关注抗战的热情和文化立场的积极

调整，也反映出抗战初期作家思想的稚嫩。

总体来说，《黑字二十八》一经演出就轰动

了整个山城，发挥了戏剧服务抗战的战斗作用，

但是这种战斗作用并不是从“全民总动员”的

视角出发的。曹禺通过转变创作姿态来符合大众

审美需求和自我期待，又通过将创作集中在“反

间谍反汉奸”的命题上来表达独立创作的审美需

求。他着意写人的内在冲突，看重情节的铺展，

通过丰满的人物形象、严峻的战时生态和剧作隐

藏的潜文本对单一的抗战宣传进行突破，以此激

发蕴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民族感情，体现出一

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思索与愤慨。

［田也   南开大学文学院］

［1］田本相、刘一君编：《曹禺全集（第2卷）》，花

山文艺出版社，1996，第26页。

［2］王一川认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通过建立“伦

理理性”与“狂放理性”的协调机制，达成孝顺父母、忠

于君王，以及躬行天道之间的平衡；时间进入20世纪，知

识分子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溃散与西方文化强势切入的选

择困窘中，接受了西方文化的“革命”价值观（如“毁坏

偶像”“弑父”“决裂”“专政”等），从而使得彻底毁

灭古代旧传统（其实指“正统”而并非一切传统）、建立

崭新的现代文化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的“原任”（王一

川：《修辞论美学：文化语境中的20世纪中国文艺》，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98-101页）。抗日战争爆发

后，救亡图存、国家至上的观念成为当时社会一种主要流

行的思想，上述两种观念均被其压倒。


